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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变迁中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代　 序

　 　 一、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制定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简称 ＡＢＧＢ）颁
布于 １８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并于 １８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① 在 １８ 世纪末至 １９ 世纪

初的自然法的法典编纂过程中，《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和《普
鲁士一般邦法》一起成为三大经典的私法法典。

　 　 （一） 制定民法典的原因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制定可以追溯到 １７５３ 年，其起点是当时的女

皇特 蕾 西 娅 （ Ｍａｒｉａ Ｔｈｅｒｅｓｉａ ） 任 命 了 一 个 “ 宫 廷 汇 编 委 员 会 ”
（Ｋ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ｏｆ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进行民法典起草的准备工作。② 而促使女皇进

行这一任命的直接起因是一份主张实现法律统一的匿名呈文。③

但深究起来，制定《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深层原因主要有三个：其一，奥
地利的政治改革。 正如美国学者艾沦·沃森所言，“对于法典编纂而言，政治

因素必定是重要的，当法典问世之时，也必定有适当的政治环境。”④当时，奥
地利在与普鲁士的七年战争中失败，为了巩固哈布斯堡家族的统治，女皇特蕾

西娅锐意进行改革。 其首先进行深刻的行政改革，以努力使奥地利继承的领

土合并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 在此进程中的一大障碍是奥地利君主国的

诸多邦域中形形色色、含混杂乱的法律。⑤ 在此背景下，制定统一的民法典自

然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其二，自然法思想和开明专制思想的结合。 在 １８ 世纪

出现了自然法思想，其晚期发展阶段是理性法思想，同时也出现了开明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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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这两者的结合，就要求法的安定性和法的平等性。 所以，当时的人们认

为，国家的任务是理解现行有效的法律，并将其法典化。① 其三，法律的统一

和完善。 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行之前，在奥地利的不同地区适用不同的

法律。 而且，各个地区的法律也不能满足当时的需要。② 通过制定统一的民

法典，可以解决法律不统一和法源多样化的问题③，同时，也可以实现完善法

律的目标。

　 　 （二） 制定民法典的三个阶段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制定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自 １７５３ 年任命“宫
廷汇编委员会”开始，到 １８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得到皇帝的批准，经历了 ５８ 年的时

间。④ 按照奥地利学者 Ｒａｉｎｅｒ 教授的看法，其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⑤

１． 第一阶段： 自特雷西娅女皇任命“宫廷汇编委员会”至约瑟夫二世

（Ｊｏｓｅｆ Ⅱ）去世

１７４９ 年，特雷西娅政府决定，在维也纳设立最高司法厅（Ｊｕｓｔｉｚｓｔｅｌｌｅ，今最

高法院的前身），目的就是要统一全国的司法实践。 而司法统一的第一个步

骤就是，于 １７５３ 年任命了一个委员会，筛选所有的实体法，并为未来的共同性

的立法提供建议。 所以，该委员会也被称为“宫廷汇编委员会”，其中最重要

的成员是阿佐尼（Ｊｏｓｅｆ Ａｚｚｏｎｉ）和霍尔葛（Ｊｏｓｅｆ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Ｈｏｌｇｅｒ）。 直到 １７６６
年，该委员会才提交了其八卷本的成果，随即被称为《特雷西娅法典》 （Ｋｏｄｅｘ
Ｔｈｅｒｅｓｉａｎｕｓ）。⑥ 这一法典被交给考尼茨（Ｋａｕｎｉｔｚ） 亲王领导的国务委员会

（Ｓｔａａｔｓｒａｔ）审议。 在审议过程中，批评的意见占了上风，法典没有生效。⑦ 对

于该法典的主要批评包括： 法典的内容所涉及的范围过于广泛，带有教科书

风格。 而且，过于强烈地受到罗马法的影响。⑧ 于是，女皇要求委员会对该法

典进行修改，主要是压缩和简化，并任命一名高官豪尔滕（Ｂｅｒｎｈａｒ Ｈｏｒｔｅｎ）为
委员会的新负责人。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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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尔滕的领导下，该委员会于 １７７６ 年最终完成了一部草案，因为豪尔

滕在其中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所以，其也被称为《豪尔滕草案》 （Ｅｎｔｗｕｒｆ
Ｈｏｒｔｅｎ）。① １７８６ 年 １１ 月 １ 日，《豪尔滕草案》的人法部分作为《约瑟夫法典》
（Ｊｏｓｅｐｈｉｎｉｓｃｈ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被颁行。② 该法典原则上以个人的、自然的自由为

基础，而且强调保护市民的自由免受公权力的侵害，可以说具有类似于宪法的

性质。③

由于约瑟夫二世忙于其他事务（如刑法的制定等），导致民法典的起草工

作陷入停顿。④ 不过，约瑟夫二世在位期间，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也为《奥地

利普通民法典》的最后颁行奠定了基础。 １７８１ 年，其废除了农奴制，颁布了

《宽容令》（Ｔｏｌｅｒａｎｚｐａｔｅｎｔ），明确了宗教的差异不应当影响私权利。 １７８３ 年，
其颁布了《继承令》（Ｅｒｂｆｏｌｇｅｐａｔｅｎｔ），规定所有社会阶层和所有地区适用同样

的法定继承规则。 １７８３ 年的《婚姻令》（Ｅｈｅｐａｔｅｎｔ），则将原来归教会的婚姻立

法权和婚姻诉讼管辖权收归国家。 １７８６ 年的《约瑟夫法典》保证了人民的自

由和平等。⑤

２． 第二阶段： 自利奥波德二世任命法律事务宫廷委员会至《西嘎利茨恩

民法典》生效

１７９０ 年，利奥波德二世（Ｌｅｏｐｏｌｄ Ⅱ）即位，进入了《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制
定过程的第二个阶段。 同年，利奥波德二世任命了新的委员会，即法律事务的

宫廷委员会 （ Ｈｏｆｋ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ｉｎ Ｇｅｓｅｔｚｓａｃｈｅｎ）， 以马蒂尼 （ Ｋａｒｌ Ａｎｔｏｎ ｖｏｎ
Ｍａｒｔｉｎｉ）教授为主席。⑥ 马蒂尼是维也纳大学一位著名的自然法学者⑦，在豪

尔滕负责的委员会中其就是成员之一。 虽然利奥波德二世不幸于 １７９２ 年过

早辞世，马蒂尼还是坚持完成了其工作。 １７９４ 年，马蒂尼完成了民法典草案

的第一部分。 在其学生魁斯（Ｆｒａｎｚ Ｇｅｏｒｇ ｖｏｎ Ｋｅｅß）的帮助下，于 １７９６ 年完成

全部草案，被称为《马蒂尼草案》（Ｅｎｔｗｕｒｆ Ｍａｒｔｉｎｉ）。⑧ 这部草案首次在很大范

围内考虑到理性法的理论及其要求。⑨ 而且，在较大程度上受到《普鲁士一般

邦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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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马蒂尼草案》在略加修改以后试验性地先在奥地利的两个地区颁

行。① １７９７ 年 ２ 月 １３ 日，被西嘎利茨恩（Ｗｅｓｔｇａｌｉｚｉｅｎ）采用，成为正式的法律；
同年 ９ 月 １８ 日，其又被东嘎利茨恩（Ｏｓｔｇａｌｉｚｉｅｎ）采用，成为正式的法律。② 在

这两个地区适用的法典，被称为《西嘎利茨恩法典》（ＷＧＧＢ），同时于 １７９８ 年

１ 月 １ 日生效。③ 而随着《西嘎利茨恩法典》的生效，《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制
定的第二阶段宣告结束。④

３． 第三阶段： 自《原始草案》（Ｕｒｅｎｔｗｕｒｆ）的征求意见至《奥地利普通民法

典》被皇帝批准

《西嘎利茨恩法典》在帝国的部分地区生效以后，政府并没有努力将其进

一步引入全国，而是要求法律事务的宫廷委员会重新讨论该草案，以制定统一

的民法典。 《马蒂尼草案》 （或者说是《西嘎利茨恩法典》）作为原始草案，成
为讨论的基础。⑤ 蔡勒（Ｆｒａｎｚ ｖｏｎ Ｚｅｉｌｅｒ）是新委员会的负责人，委员会的重要

成员包括哈恩（Ｈａａｎ）和索能菲尔斯（Ｓｏｎｎｅｎｆｅｌｓ）⑥，而马蒂尼则因为年龄原因

没有作为该委员会的成员。 蔡勒是维也纳大学的教授，作为马蒂尼的学生和

后继者，他也是自然法的追随者。⑦

《马蒂尼草案》首先被寄送给十四个机构征求意见，包括高级法院、各个

地方的行政当局以及奥地利当时的四所大学的法律系，即维也纳大学、因斯布

鲁克大学、布拉格大学和弗赖堡大学。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委员会的工作自

１８０１ 年才真正开始。 在前述机构所提意见的基础上，开始了法典的三读。⑧

在三读的过程中，蔡勒承担了主要的工作。 １８１１ 年 ６ 月 １ 日，《奥地利普通民

法典》由皇帝批准，在奥地利所辖的所有地区颁行，并于 １８１２ 年 １ 月 １ 日起

生效。⑨

　 　 （三）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体例和基本内容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共 １５０２ 条，比此前颁布的《普鲁士一般邦法》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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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法典》都要简短。 这种简洁也是法典编纂者公诸世人的一种追求。① 从

总体结构来看，法典包括如下四个部分：
序编民法的一般规则，包括：民法的定义、法律生效时间（包括溯及力）、

法律的解释、法律规范的其他形式等内容。
第一编人法，主要包括人的权利、婚姻法、父母子女关系、收养、未成年人

和残疾人的监督和保护等。
第二编财产法，又分为两个分编： 第一分编物权和第二分编对人的财产

权。 在第一分编物权中规定了占有、所有权、担保物权、役权、继承法和共有制

度。 而在第二分编对人的财产权中规定了合同的一般规则、有名合同（包括

赠与合同、保管合同、使用借贷合同、消费借贷合同、委托合同、互易合同、买卖

合同、租赁合同与永佃合同、雇佣合同与承揽合同、合伙合同、婚姻协议、射幸

合同）和损害赔偿法。
第三编人法和财产法的共同规定，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权利义务的强

化（包括保证、设立担保物权的合同）、权利和义务的变更（包括债的更新、和
解合同、债权转让、债务承担）、权利和义务的消灭（包括债的履行、债的抵销、
债的抛弃、债的混同等）、消灭时效和取得时效。

从总体上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采纳了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体

系②，只不过将盖尤斯的人、物和诉讼三编，修改为人法、财产法、人法和财产

法的共同规定，又增加了一个序编。 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布之时，其是

非常现代和前瞻性的法律。③ 在外部结构和技术构造方面，其颇为清晰了然

和现代化，胜似《普鲁士一般邦法》。④ 而在思想内容方面，虽然该法典颁布于

封建帝制时代，但是，其以自然法的思想为指导，远远超越了那个时代，其不仅

确立了天赋人权的思想，而且，明确地、有预见性地确立了个人自由和市民平

等的原则。⑤

　 　 （四） 马蒂尼和蔡勒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马蒂尼和他的学生蔡勒一同被视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创始人。⑥ 这

主要是因为两人在这一法典制定过程中的巨大贡献。 不过，奥地利学者的最

新研究认为，马蒂尼的贡献更大，应当被称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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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豪尔滕领导的委员会中，马蒂尼就已经是其成员之一，后来，其又独自

完成了《马蒂尼草案》，这一草案成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原始草案。 从内

容上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马蒂尼。 可以说，正是

马蒂尼在法典编纂方面的长期努力，为后来《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奠定了高质

量基础。 有学者甚至认为，从数量的角度来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百分之

八十到九十的条文来自于马蒂尼。 而从质量的角度来看，几乎该法典的所有

关键之点都来自马蒂尼。① 虽然这一论断在一定程度上抹杀了马蒂尼之前的

法典制定参与者的贡献，但也说明了马蒂尼个人贡献的受认可程度。 具体来

说，马蒂尼的贡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在思想内容方面。 马蒂尼是自然法学者。 因此，其起草的《马蒂尼草

案》深受自然法（包括理性法）的影响。 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最后的《奥地利普通

民法典》第 ７ 条和第 １６ 条规定中。 第 ７ 条确立了法官可以依据“自然的法律原

则”进行漏洞填补，而第 １６ 条则确立了自然人都可以因理性而获得天赋的

权利。②

其二，在立法技术方面。 马蒂尼认为，在立法过程中，规范的适当一般化

和规范的适当具体化的意义，并放弃了《普鲁士一般邦法》中决疑论的做法。
因此，他被认为是现代的、“一般化”立法技术的开创者。③

其三，在法律解释方面。 马蒂尼是现代的法律漏洞填补制度的开创者，其
明确了法律适用的顺序，即从法律到类推再到自然的法律原则。 而在 １７９４ 年

的《普鲁士一般邦法》中，漏洞填补的权力仍然被交给了法律委员会，而不是

法官。④

其四，在法律语言方面。 马蒂尼认为，法律应当清晰而简短，就如同上帝

的十条禁令一样。⑤ 这源于其“人民法典”的构想，该构想的核心是以人民作

为规范的受众。 法典的制定不仅要考虑受过训练的法律人，而且要考虑所有

的民众，包括不能读和写，但拥有天然的理解力和记忆力的民众。 因此，法典

应当清晰、简单、附有例子和说明。⑥ 另外，马蒂尼也是德语法律语言的真正

的创造者。⑦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另一位创始人是蔡勒，在该法典三读期间，蔡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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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是委员会的负责人，并且承担主要的工作。 因为其是马蒂尼的学生，而且也

是自然法学者。 所以，其在完成该法典的最终草案的过程中，仍然贯彻了自然

法的思想。 但是，他脱离了理性法学说那种没有血肉和理论上的公式化，寻求

以折衷的方式促进自然理性与奥地利社会条件的经验主义现实性相结合。①

蔡勒认为，法律应当按照其内在和外在的质量进行评价。 内在质量的原则性

标准是正义，这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认识，即市民的平等和市民的自由。② 正

是基于这一观点，其排除了晚期专制制度下的社会等级划分，在法典中有预见

性地确立了个人自由和市民平等的原则。③ 而就法律的外在质量而言，其认

为，法律应当具有完整性，即可以适用于实际发生的所有案件。 因此，法律中

就应当确立一般性的概念和规则，并且允许法官借助于立法本身的最根本的

源泉来填补漏洞。④ 所以，在法典最终的草案中，蔡勒坚持了马蒂尼已经确立

的法律解释原则，并最终成为该法典第 ７ 条的规定。
从法典的思想内容来看，蔡勒并没有太多的贡献，而主要是坚持了《马蒂尼

草案》中的思想。 但是，当时的奥地利正处于梅特涅当政时期，统治者日益专制

和倒退，在此背景下，蔡勒可以将马蒂尼的思想保存下来，几乎就是一个奇迹。⑤

在法律语言方面，蔡勒和马蒂尼一样，都是简短和抽象的表述的捍卫

者。⑥ 因此，《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语言具有简洁、通俗、亲民等特点。 另外，
蔡勒有意识地采“抽象的表述”的做法，努力以简洁的表述确立一般的法律原

则，使得该法具有较大的灵活性。 这使得通过司法实践和法学学术进行法的

续造成为可能，从而使得法典持续地保持其生命力。⑦

　 　 二、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发展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布至今已逾两百年，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中，
该法典一直保持其效力。 而且，时至今日，奥地利民法的核心部分仍然是《奥
地利普通民法典》。⑧ 不过，据学者统计，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４ 日，该法典最

初文本中的 １５０２ 条中仅有 ８６１ 条没有被修改过，而其余的多于 ４０％的条文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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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被修改过。① 可见，在过去的两百年内，该法典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发

生变化，以适应于变迁中的社会。 为阐述清晰，译者拟将其分为三个历史时

期，分别予以论述。

　 　 （一） １８１２ 年至 １９３８ 年

在民法典颁布后的一百年内，几乎没有对其进行修改，其从属性法律也仅

有几部，如 １８７１ 年的《强制公证法》和 １８９６ 年的《紧急通行法》。② 但是，成文

法的滞后性也意味着，其必须适应新的社会需要进行修改。 所以，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要求修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一方面是因为在

德国、瑞士和匈牙利正在进行着的法典化运动；另一方面是因为奥地利的民法

典应当适应即将来临的工业化时代的技术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变迁。③ 当时，
尤其需要改革的是，妇女和非婚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在新雇佣法中雇主和雇员

之间的利益补偿，以及居住的问题。④

１９０４ 年，奥地利著名学者昂格尔（Ｕｎｇｅｒ）教授提出，应当修改《奥地利普

通民法典》。⑤ 这一建议受到官方的重视。 １９０７ 年，在司法部部长克莱恩

（Ｆｒａｎｚ Ｋｌｅｉｎ）的主持下，在约瑟夫·谢（Ｊｏｓｅｆ Ｓｃｈｅｙ）的具体负责下，司法部向

上议院提交了一份修改法典的建议。 最初的民法典修正草案只有 ８６ 条，但在

审议的过程中增加到 ２７３ 条。 １９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该草案被提交上议院的全

体会议审议通过。 但是，后来政府决定将该草案以三个修正案（ ｄｒｅｉ Ｔｅｉｌ⁃
Ｎｏｖｅｌｌｅｎ）的形式，通过皇帝命令的形式发布。⑥ 这就是在《奥地利普通民法

典》发展史上非常重要的 １９１４ 年、１９１５ 年和 １９１６ 年三个修正案。
１９１４ 年的第一个修正案，涉及人法、家庭法和监护法，以及法定继承；

１９１５ 年的修正案修改了边界调整法；１９１６ 年的修正案是最重要的，其包括了

物权法和债权法以及一些人法的规定。 在三个修正案通过之后，总共有 ５１ 个

新的条文被加入，而旧的条文中至少有 １９９ 个条文被修改。 在人法、家庭法和

监护法中，死亡宣告被适当修改。 而且，妇女、非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的母亲

的法律地位得到改善。 在继承法中，婚生的血亲的法定继承权受到限制，而在

配偶的继承权方面，其原来享有对遗产的用益权被完全的所有权所取代，配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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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份额按照其究竟是与死者的子女一起继承，还是与其他亲属一起继承

予以确定。 在物权法中，相邻关系、不动产抵押贷款等制度被引入，以为工商

企业提供必要的自由。 在债法中，修改涉及法律行为制度的一般规定，以及瑕

疵担保和损害赔偿。 在社会的政治方面尤其具有意义的是雇佣合同的改革，
现在规定的工资支付时间、雇员非因过错而无法提供劳务时的继续支付工资、
雇佣合同的终止期限、雇主的照料义务，都进入了法律规定。①

从内容上看，三个修正案深刻地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 此外，《瑞士

民法典》（包括《瑞士债务法》）的准备工作、《奥地利商法典》的规定（包括

１８６１ 年的《普通商法典》和 １８９７ 年的《商法典》），以及 １９００ 年的《匈牙利民

法典草案》，也是修法过程中参考的对象。②

　 　 （二）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５ 年

１９３８ 年，奥地利被德国吞并，成为纳粹德国的“东区”，从而进入了纳粹占

领时期。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面临是否可以继续存在的危机。 不过，幸运的

是，在 １９３８ 年至 １９４５ 年期间，《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总体上继续适用。③ 原因

主要有两个方面： 其一，位于慕尼黑的德国法学会着手起草一部国家社会主

义思想指导下的人民法典，如果这部人民法典通过，不仅《德国民法典》不再

适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也不再适用。④ 而这部人民法典最终没有成为现

实。 其二，当时的掌权者认为，《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没有《德国民法典》那么

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所以，不应当以《德国民法典》取而代之。⑤

在纳粹时期，两部重要的特别法被颁行，它们深刻影响了《奥地利普通民

法典》。 一部是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３１ 日的《关于订立遗嘱和订立继承合同的法》，
另一部是 １９３８ 年 ７ 月 ６ 日的《结婚法和离婚法的统一化法》，也称为《婚姻

法》。 “二战”之后，１９３８ 年的《婚姻法》被去纳粹化，同时也经过了小的修改

（如在婚姻障碍领域），其目前仍然有效。⑥ 另外，在纳粹时期，奥地利的司法

实践和法学研究受到一定的影响，一般条款成为国家社会主义思想进入奥地

利民法的突破口。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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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１９４５ 年至今

１９４５ 年，奥地利获得解放，并建立第二共和国。 正所谓“法律是社会的一

面镜子”，在“二战”之后，奥地利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发生了巨大变

化，包括民主政治的发展、工商业的发展、加入欧共体和欧盟等。 这些都推动

了《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修改、变化和完善。 具体来说，三个方面的直接原

因推动了该法典的发展：
其一，现代社会的需求。 在现代社会中，科学、技术、信息等各个方面的发

展，都要求法律作出相应的回应。 正是这一社会需求，不仅使得《奥地利普通

民法典》本身被修改、被完善。 而且，使得作为法典的从属性法律的大量特别

法得以诞生。 例如，因应原子技术的运用、基因技术的发展等，于 １９９４ 年制定

了《基因技术法》，１９９９ 年制定了《原子责任法》。
其二，新的社会思潮。 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新的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如

消费者保护、劳动者保护、动物保护、同性婚姻等，这都使得法律不得不积极予

以回应。 例如，１９７９ 年的《消费者保护法》、１９９９ 年的《远程销售法》等都是为

了保护消费者而专门制定的法律。
其三，转化欧盟指令。 １９９５ 年，奥地利加入欧盟。 从此，欧盟指令等欧盟

的法律对于奥地利产生了深远影响，欧盟指令的转化往往是通过制定或增补

从属性法律的形式来实现。 例如，《分时使用法》、《远程销售法》、《签名法》、
《人口控制法》、《电子商务法》、《远程金融服务法》等，都是为了转化欧盟的

指令而颁布的。① 在很少数的情况下，也会直接修改民法典本身。 例如，民法

典之中的瑕疵担保责任法（第 ９２２ 条以下）的修改，就是为了转化欧盟关于消

费物品买卖的指令。②

因为上述原因，《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新的历史时期发生了较大的变

化，这体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通过直接修改民法典的形式，使得民法典被增订、废止或修改。

１９４５ 年以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本身在很大程度上被修正，发生了巨大变

化。 其中变化最大、最广泛的领域包括： 一是人法和亲属法，主要体现在子女

身分、婚姻效果、已登记的生活伴侣、管理人、保佐人和姓名等方面。 二是物权

法，主要包括所有权区分的废止、拾得物、相邻关系等。 三是给付障碍法，尤其

是履行迟延和瑕疵担保制度。 四是损害赔偿法，包括产品责任、道路责任、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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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处分等。 五是继承法，主要体现在应继份、特留份和遗嘱等方面。① 此外，
２００１ 年，在司法部的召集之下，奥地利损害赔偿法草案起草委员会成立。
２００５ 年，该委员会完成初稿。② 可以预见，民法典之中损害赔偿法的重大修

改，会在不久的将来完成。
其二，通过制定具有从属性的特别法的形式，既使得民法典的规定真正贯

彻，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民法典被架空。 １９４５ 年以后，出于对民法典的崇敬，
民事法律的改革在很长时间内都仅通过特别法的形式进行，使得民法典也逐

渐被架空。③ 例如，奥地利目前制定了很多劳动法领域的特别法。 因此，使得

民法典之中的雇佣合同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其适用的领域。④ 迄今为

止，奥地利颁行的作为民法典的从属性法律的特别法有数十部之多，内容涉及

婚姻、父母子女关系、未成年人保护、死亡宣告、继承、地上权、不动产登记、租
赁、住宅所有权、消费者保护、电子商务、劳动者保护、国家赔偿、产品责任、原
子责任、基因技术等诸多方面。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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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３ 年的《管理人法》（ＳａｃｈｗａｌｔｅｒＧ）、１９８３ 年的《婚姻状况法》（ＰｅｒｓｏｎｅｎｓｔａｎｄｓＧ）、１９８５ 年的《宗教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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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扶养保护法》（ＵｎｔｅｒｈａｌｔｓｓｃｈｕｔｚＧ）、１９８８ 年的《姓名变更法》（ＮａｍｅｎｓäｎｄｅｒｕｎｇｓＧ）、１９８９ 年的《青少年

福利法》（ＪｕｇｅｎｄｗｏｈｌｆａｈｒｔｓＧ）、１９９２ 年的《人工辅助生殖法》 （ＦｏｒｔｐｆｌａｎｚｕｎｇｓｍｅｄｉｚｉｎＧ）、１９９３ 年的《私的

基金会法》（ＰｒｉｖａｔｓｔｉｆｔｕｎｇｓＧ）、２００２ 年的《社团法》（ＶｅｒｅｉｎｓＧ）。 其二，继承法方面，包括： １９５０ 年的《死
亡宣告法》（ＴｏｄｅｓｅｒｋｌäｒｕｎｇｓＧ）、１９５８ 年的《单独继承人法》（ＡｎｅｒｂｅｎＧ）。 其三，物权法方面，包括： １９１２
年的《地上权法》 （ＢａｕｒｅｃｈｔｓＧ）、１９５４ 年的《铁路没收补偿法》 （ＥｉｓｅｎｂａｈｎｅｎｔｅｉｇｎｕｎｇｓｅｎｔｓｃｈäｄｉｇｕｎｇｓＧ）、
１９５５ 年的《不动产登记法》 （ＧｒｕｎｄｂｕｃｈｓＧ）、１９６９ 年的《土地用益租赁法》 （ＬａｎｄｐａｃｈｔＧ）、１９９９ 年的《矿
产原料法》（ＭｉｎｅｒａｌｒｏｈｓｔｏｆｆＧ）、２００２ 年的《住宅所有权法》 （ＷｏｈｎｕｎｇｓｅｉｇｅｎｔｕｍｓＧ）。 其四，债法方面，包
括： １９４９ 年的《暴利法》（ＷｕｃｈｅｒＧ）、１９７９ 年的《消费者保护法》（ＫｏｎｓｕｍｅｎｔｅｎｓｃｈｕｔｚＧ）、１９９６ 年的《经纪

人法》（ＭａｋｌｅｒＧ）、１９９７ 年的《分时使用法》 （ＴｅｉｌｚｅｉｔｕｎｇｎｕｔｚｕｎｇｓＧ）、１９９７ 年的《开发中房地产的买卖合

同法》（ＢａｕｔｒäｇｅｒｖｅｒｔｒａｇｓＧ）、１９９９ 年的《远程销售法》 （ＦｅｒｎａｂｓａｔｚＧ）、１９９９ 年的《签名法》 （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Ｇ）、
１９９９ 年的《转账法》（üｂｅｒｗｅｉｓｕｎｇｓＧ）、２０００ 年的《人口控制法》（ＺｕｇａｎｇｓｋｏｎｔｒｏｌｌＧ）、２００１ 年的《电子商务

法》（Ｅ⁃Ｃｏｍｍｅｒｃｅ⁃Ｇ）、２００１ 年的 《电子货币法》 （ Ｅ⁃Ｇｅｌｄ⁃Ｇ）、 ２００４ 年的 《远程金融服务法》 （ Ｆｅｒｎ⁃
Ｆｉｎａｎｚｄｉｅｎｓｔ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ｓＧ）、劳动法方面的特别法、１９８１ 年的《租赁权法》（ＭｉｅｔｒｅｃｈｔｓＧ）以及其他租赁法方面

的特别法，还有损害赔偿法方面的特别法，如 １９５９ 年的 《铁路和机动车责任法》 （ Ｅｉｓｅｎｂａｈｎ⁃ ｕｎｄ
Ｋｒａｆｔｆａｈｒｚｅｕｇ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ｇｅｓｅｔｚ）、１９６５ 年的《受雇人责任法》 （Ｄｉｅｎｓｎｅｈｍｅｒ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ｇｅｓｅｔｚ）、１９４９ 年的《国家

赔偿法》（Ａｍｔｓ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Ｇ）、１９６７ 年的《机关责任法》 （Ｏｒｇａｎｈａｆｔｐｆｌｉｃｈｔｇｅｓｅｔｚ）、１９８８ 年的《产品责任法》
（ＰｒｏｄｕｋｔｈａｆｔｕｎｇｓＧ ）、 １９９４ 年 的 《 基 因 技 术 法 》 （ ＧｅｎｔｅｃｈｎｉｋＧ ）、 １９９９ 年 的 《 原 子 责 任 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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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基本特点

正如德国著名比较法学者茨威格特和克茨教授所指出的，“在三部主要

的自然法的法典编纂中，《奥地利民法典》与《法国民法典》和《普鲁士一般邦

法》一样亦具有其独特的特征和本身的风格。”①下面拟从四个方面阐述该法

典的基本特点。

　 　 （一） 浓厚的自然法色彩

自然法是发端于古希腊的一种法学思潮。② 自然法认为，法律并非是人

类任意制定的规则，它以人的社会本性为基础，或者说是因人的理性而被确定

下来的规则。③ 自然法表现了人们对于普遍有效的、永恒不变的人类共同生

活的法的探求。 自然法是超越国家，也不以人类的立法活动和法律形式为基

础的。④ 理性法是自然法的晚期发展阶段⑤，或者说，只不过是自然法这一世

界观的小小历史切面。 理性法认为，人类借助于其理性，可以认识到自然的法

秩序；法律规范的效力并非来自于习惯或权威，而是因为其是理性的。⑥ 从总

体上来看，自然法思想经历了一个重要的变迁过程。 早期的自然法学者，如亚

里士多德认为，自然法的规则是永恒的、不变的。 但是，自 １８ 世纪中叶开始，
这一观点开始发生变化，重要的代表人物是孟德斯鸠。 其著有《论法的精

神》，主张立法的环境论。 其认为，立法者必须考虑其自己国家的特点，包括

土地、人民、历史、地理、气候等。⑦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制定的时期，正是自然法风行之时，其受到自然法

的深远影响。 该法典的两个创始人都信奉自然法思想。 马蒂尼认为，国家所

制定和适用的实证法，是来自于超实证的自然法。 另外，其还受到孟德斯鸠思

想的影响，将立法的环境论作为法典起草的基础。⑧ 而法典的另一位创始人

蔡勒秉持与其老师同样的法理念，在蔡勒于 １８０８ 年给皇帝的最终法典草案文

本中，其附加了一个附件，强调了法典的基本思想和基本原则。⑨ 其明确地提

出，“法律立足于普遍而永恒的原则和平等的理性原则”，“然而每个国家毕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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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本国民族固有的法律的特定条件……气候、资源、商业、通行的交往方式，
居民的诚实与不诚实，都对法律形式和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行为，对遗嘱、契
约、担保及损害赔偿法等有无可否认的影响。” ①

从制度和规则的层面来看，自然法的影响体现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
诸多方面，主要包括： 其一，对自由和人的尊严的强调。 这被认为是自然法在

该法典中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② 其二，以自然的法律原则填补法律漏洞。
该法典第 ７ 条明确了法律适用的顺序，依次为依据法律规定、类推和自然的法

律原则。 其三，对于天赋权利的宣示。③ 该法典第 １６ 条明确规定，每个人“生
来就因理性而获得天赋的权利”。 其四，“财产”和“所有权”的概念。 该法典

第 ２８５ 条采宽泛的“财产”的概念，第 ３５４ 条也依据自然法的理念界定了“所
有权”的概念，这些都充分体现了自然法的思想。 其五，要约人受其要约的拘

束、默示的意思表示等合同法规则。④ 另外，原法典第 ８６６ 条和第 １００９ 条的规

定也源自自然法，这些规则后来被耶林运用，发展出了缔约过失责任制度。⑤

其六，损害赔偿法中的过错责任原则和过错责任一般条款。 受自然法的明显

影响，该法典规避了罗马私法诉讼的繁复多样，在第 １２９５ 条设立了一个统一

适用于契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一般条款，并确立了过错责任原则。⑥ 其七，奥
地利法律语言的发展。 自然法思想还促进了奥地利法律语言的发展。 法典的

编撰者希望统一奥地利的法律语言，并尽可能减少拉丁语的运用。⑦ 这最终

推动了德语法律语言的形成和发展，马蒂尼也因此被认为是德语法律语言的

真正的创造者。

　 　 （二） 罗马法的深刻影响

早在 １７５３ 年，特雷西娅女皇任命“宫廷汇编委员会”的谕旨中就已经明

确了，应当借鉴罗马普通法。 在后来的法典编纂过程中，这一立法指导思想一

直被遵循。 事实上，罗马法的影响往往被认为太过深远。 所以，在女皇要求修

改《特雷西娅法典》时确立了一项原则，即“法律本身不应受罗马法束缚，而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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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以自然公平正义为基础”①。 罗马法对《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产生了重大

影响，主要有两个原因： 其一，罗马普通法被认为是“被书写的理性” （ ｒａｔｉｏ
ｓｃｒｉｐｔａ），属于自然法的范畴。② 其二，奥地利与罗马帝国的特殊关系，使得罗

马法可以直接对该法典产生影响。
罗马法对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影响是全面的，甚至有学者认为，该

法典的大部分内容来自于罗马普通法。③ 罗马法的影响首先表现在法定的体

例上，即采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体系，只是在“人、物、诉讼”的三编制基础上略

作改变而已。
就具体制度和规则而已，罗马法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物权法和债权法领域。

就物权法而言，其首先体现为以罗马法上的“交付”（ｔｒａｄｉｔｉｏ）为基础确立了交

付原则（Ｐｒｉｎｚｉｐ ｄｅｒ ｋａｕｓａｌｅｎ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大概相当于债权形式主义）。 而且，这
是有意识的决定，与自然法中的合意原则（Ｋｏｎｓｅｎｓｐｒｉｎｚｉｐ，大概相当于债权意

思主义）完全不同。④ 另外，在诸多的具体制度和规则中，也都借鉴了罗马法。
例如，第 ３０９ 条确立的持有和占有的区分，就直接继受于罗马法⑤；再如，第
３５９ 条和第 ３６０ 条借鉴中世纪的注释法学派的学说，确立了所有权的区分理

论，即区分上位所有权（实体所有权）和下位所有权（用益所有权），这使得在

法律上解释封建的领主土地制度成为可能。⑥ 此外，役权的诸多规则也都来

自于罗马法。
就债法而言，罗马法的影响也非常明显。 就合同类型而言，罗马法上诸多

常见的合同类型都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被保留下来。 而古老的合同形

式，如实践合同（如借款合同、保管合同）等，也都被继受。⑦

　 　 （三） 开创性的法典

美国著名学者庞德在评价《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时曾说，“这是一部具有

独创性的法律，因为它没有抄录任何其他法律。”⑧这一评价可能未必完全准

确，因为该法典也是借鉴了其他国家的法律而制定的。 例如，其财产法在较大

程度上来自《普鲁士一般邦法》。⑨ 但是，庞德对于该法典开创性贡献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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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值得赞同。 因为在借鉴的基础上，该法典也作出了诸多的开创性贡献。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究竟有多少开创性贡献，这需要从法制史方面作深

入的研究，就目前奥地利学者的总结来看，至少在如下方面该法典具有开创

性： 其一，“一般化”立法技术。① 该法典放弃了《普鲁士一般邦法》中的决疑

论的做法，而开创性地采取了一般化的立法技术，通过有意识地适用抽象的概

念和规则，使得法律具有较大的适应性。 其二，法律解释规则。 该法典确立了

法律适用中的规则，即从法律到类推再到自然的法律原则。 这就在法律解释

方面给予了法官很大的自由，比此前的法律有很大的进步。 可以说，正是借助

于法官的解释，使得在后来的两百多年的时间里，尽管经济和社会条件发生了

完全的改变，该法典也可以继续适用。② 其三，法律行为制度中错误规则（第
８７１ 条以下）。 一般认为，这一规则来自马蒂尼，是原创的和勇敢的。③ 而且，
该规则一方面保护了表意人；另一方面保护了相对人，实现了利益的平衡。

　 　 （四） 国际化的法典

自《奥地利普通民法典》颁布之时，其就被认为是一部国际化的法典。 这

主要基于法典起草者的工作方式。 该法典的起草以罗马普通法为基础，借鉴

了国外的法律。④ 在 １７５３ 年，特雷西娅女皇任命“宫廷汇编委员会”时，就在

其诏谕中指出，“普通法及其最出色的著述及别国之法律均当尽其利用”⑤。
在后来的法典编纂中，一直贯彻了这一要求。 １８０８ 年，蔡勒在与其提交的法

典最终草案文本一同提交的附件中，专门阐述了该法典与其他法律的比较，包
括罗马法、《普鲁士一般邦法》、《法国民法典》以及俄罗斯起草民法典的尝

试。⑥ 这表明，《奥地利普通民法典》是以广泛的比较和借鉴为基础的。 例如，
在该法典中确立的物上负担（Ｒｅａｌｌａｓｔ）以及以“以手护手”原则为基础的善意

取得制度，都是来自于德国法的制度。⑦ 此外，《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后来发

展完善过程中，其也是广泛地参考借鉴其他国家的经验。 例如，１９１４ 年至

１９１６ 年的三个法典修正案深刻地受到《德国民法典》的影响，《瑞士民法典》
（包括《瑞士债务法》）的准备工作、１９００ 年的《匈牙利民法典草案》，也是修法

过程中参考的对象。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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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所以被认为是一部国际化的法典，还因为其在空

间上的适用范围。① 在 １９ 世纪，该法典在非德语的奥匈帝国中的几个重要地

区施行，如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以及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等。 在 １９１８ 年，
奥匈帝国解体时，该法典仍旧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继续实施，直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才被那里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新民法典所取代。② 虽然

与《德国民法典》、《法国民法典》相比，《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相形见绌，但是，
其毕竟也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国际影响力。 而且，该法典的国际影响力较小，
主要原因并非法典本身的质量。③

　 　 四、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我国的意义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意义是多方面的，从法制史的角度考虑，作为一

部承前启后的重要法典，《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涉及自

然法时期的法典编纂、罗马法的发展、奥匈帝国解体之后各个国家的法律变

迁、民事立法技术的发展、法律解释理论的历史发展、诸多民事法律制度的形

成与发展、德语法律语言的形成和发展等诸多方面。 例如，就合同而言，在
１８１１ 年的法典文本中包含了一般性的瑕疵担保的规定。 而且，在最初文本中

还确立了如下规则，包括： 物的瑕疵和权利瑕疵同等视之、不以过错为要件的

合同解除的可能性、合同解除和损害赔偿的并存、损害赔偿和瑕疵担保的竞合

等。④ 如果研究合同法的历史发展，显然不可能回避《奥地利普通民法典》。
另外，从我国民法的立法论和解释论层面而言，该法典也具有重要价值，下面

分别予以论述。

　 　 （一）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立法论上的意义

在我国民法典创制的大背景下，《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研究在立法论层

面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为：
其一，价值理念。 奥地利民法典中所包含的个人自由、市民平等、天赋人

权等思想，都已经成为普遍认可的民法价值理念。 尤其是在其最初文本中就

已经体现出的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⑤，对于我们的民法典也具有重要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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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价值。 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中也逐渐融入了一些新

的价值理念，如消费者保护（第 １３３６ 条）、动物保护（第 ２８５ａ 条、第 １３３２ａ 条）
等。 我国民法典起草中，应当考虑的是，新的价值理念是否仅仅在特别法中体

现，还是一并整合进入民法典之中？
其二，制度规则。 奥地利民法典对于我国的最重要价值应当体现在制度

和规则层面。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中不仅有各国民法上共同的制度（如担

保物权制度、履行障碍法、有名合同的规则、继承制度等），而且，有其比较特

殊的制度，如法律解释规则（第 ７ 条）、被照顾人金钱的管理规则（第 ２３０ 条以

下）、详尽的遗赠制度（第 ６４７ 条以下）、短少逾半规则（第 ９３４ 条）、寄养父母

制度（第 １８６ 条和第 １８６ａ 条）、区分过错程度的损害赔偿（第 １３２４ 条），等等。
这些制度都可以作为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的重要参考。 尤其是，在历史发展

过程中，该法典积极应对新的社会发展，发展出若干新的规则，如人工辅助生殖

方面的规则（第 １３８ｄ 条、第 １５７ 条）、预防性代理权（第 ２８４ｆ 条以下）、患者处分

（第 ２６８ 条）、已登记的生活伴侣的规则（第 ５３７ａ 条）等，这些也是我国民法典制

定中面临的新问题，如何在民法典之中予以规范，也可以借鉴奥地利的经验。
其三，立法技术。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父马蒂尼教授就曾提出，在立

法过程中，应当注重规范的适当一般化和规范的适当的具体化的意义。 并且，
其立法者有意识地适用抽象的概念和一般性规定，使得该法典能够具有适应

性，这也是该法典能够长期适用的关键因素之一。 在我国民法典制定过程中，
也应当如同奥地利民法典一样继续运用此种立法技术。 另外，马蒂尼还提出

了“人民法典”的构想。 “人民法典”的构想，以人民作为规范的受众。 其认

为，法典应当清晰、简单、附有例子和说明。 因此，该法典的语言具有通俗、简
洁、亲民的特点。① 这与《德国民法典》冷峻的语言风格有所不同。 在我国民

法典的制定中，在保证规范的科学性的基础上，应当借鉴奥地利民法典的做

法，尽可能地使法律语言保持通俗、简洁与亲民。

　 　 （二）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解释论上的意义

在解释论层面上，《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主要表现为：
其一，《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之中诸多详尽的规则，可以成为我国法律解

释的比较法素材。 虽然该法典仅有 １５０２ 条，但是，在诸多的制度方面，其规定

十分详尽，如被照顾人金钱的管理规则（第 ２３０ 条以下）、遗赠的规则（第 ６４７
条以下）、特殊类型的买卖合同（第 １０６７ 条以下）。 有时甚至被学者批评为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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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决疑论的风格。① 这些规定都可以作为我国法律解释的借鉴。 以遗赠制度

为例，该法典第 ６４７ 条至第 ６９４ 条对其作出了非常详细的规定，内容涉及遗赠

的方式、遗赠债务的履行、遗赠中的取代、遗赠的客体、遗赠的一般解释规则、
种类物的遗赠、特定物的遗赠、他人财产的遗赠、债权的遗赠、遗赠财产的交付

时间、受遗赠人获得担保的权利、无人主张的遗赠财产的归属、遗产被全部遗

赠时继承人的权利、负担超过遗产等诸多方面的内容，这些规定对于我国继承

法上遗赠制度的理解与适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二，被我国继受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的规则，更应作为我国法律解

释的借鉴。 因为我国长期以来比较关注德国、法国、美国和日本等重要国家的

法律，所以，奥地利民法的继受并非重点。 而且，我国缺乏立法说明制度，所
以，究竟《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哪些规则被继受，也不甚清楚。 但是，可以比

较确定的是，至少该法典第 ４２５ 条等之中体现的交付原则大概相当于债权形

式主义。② 因为债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对于整个民法的制度和理论会发

生体系性影响，所以，深入研究奥地利法上的交付原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其三，我国继受的诸多比较法上共同性规则的解释，也可以参考奥地利民

法。 在比较法上，不少规则是具有共通性的，即便是通过其他国家的立法被借

鉴。 因为奥地利民法典上有相同或类似的制度，所以，奥地利民法也可以作为

法律解释的素材。 例如，赠与合同中赠与人的穷困抗辩（第 ９４７ 条）和因受赠人

忘恩行为而撤回赠与合同（第 ９４８ 条和第 ９４９ 条），在我国《合同法》中也有类似

规定，虽然无法明确我国法上该制度就是借鉴奥地利民法的结果，但是，因为这

是比较法上常见的规则，所以，奥地利民法也可以作为我国法律解释的参考。
当然，《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并非完美的民法典，体例上的过时和内容上

的漏洞，如融资租赁、物上负担等的缺失是其最主要的缺陷。③ 但是，总体而

言，《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在法制史和比较法上都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于我

国民事立法和民法学具有重要价值。 比较遗憾的是，我国学界对于《奥地利

普通民法典》的研究还有较大的深入空间。 译者希望，能够有更多的学者来

关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关注奥地利民法，进一步推动该领域的研究。 这

不仅是中奥法学交流的需要，更是我国民法学繁荣发展的需要。

周友军

于德国图宾根

８１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修改）

①
②
③

Ｅ．Ｋｏｄｅｋ， ａ．ａ．Ｏ．，Ｓ．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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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编　 民法的一般规则

本译本是对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最后修改的《奥地利普通民法典》（ＡＢＧＢ）
（Ｓｔａｎｄ ＢＧＢ１．Ｉ Ｎｒ．６８ ／ ２０１２）进行的翻译。

民法的定义

第 １ 条　
确定本国居民相互间私权利和义务之法律整体，构成民法。
第 ２ 条　
法律一经正式公布，任何人均不因不知而免予适用。

法律生效时间

第 ３ 条　
法律自公布时起发生法律效力，并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但该公布的法律

规定了推迟生效时间的除外。
第 ４ 条 （已废止）
第 ５ 条　
法律不溯及既往，对此前已发生的行为和已取得的权利不产生影响。

法律的解释

第 ６ 条　
在法律运用中，不能作出有别于其用语在相互联系中的原本含义以及立

法者的明显意图之解释。
第 ７ 条　
案件不能依法律的用语，亦不能依法律的自然含义作出判决的，应考虑

通过参考其他法律为判决的类似情形和相关法律规定的目的。 案件仍存有

疑问的，应根据谨慎收集、充分考虑的个案情况，依自然的法律原则作出

判决。
第 ８ 条　
只有立法者有权对法律作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解释。 该解释应适用于未

决的案件，但立法者明确声明以此前已完成的行为和已主张的权利为客体的



案件不适用该解释的除外。

法律的效力期间

第 ９ 条　
法律保持其效力，直到被立法者修改或明确地废除之时。
法律规范的其他形式，如：
ａ） 习惯

第 １０ 条　
只有法律明文规定时，才可考虑习惯。
ｂ） 省的法规

第 １１ 条　
只有在本法典颁布以后经过国王明确确认的、个别省和国家行政区制定

的法规，才具有法律效力。①

ｃ） 法院判决

第 １２ 条　
法院就个案所作的判决和就某类诉讼所沿袭的观点，不具有法律效力，不

得拓展适用于其他案件或个人。②

ｄ） 特权

第 １３ 条　
个人或团体的特权与豁免应以与其他权利相同之方式决定，政治性法律

有特别规定的除外。③

民法的主要部分

第 １４ 条　
本民法典中的规定包含了人法、财产法以及人法和财产法的共同规定三

部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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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因为奥地利联邦和州的立法权的问题，本条现在已经没有了规范对象。 参见 Ｐ． Ｂｙｄｌｉｎｓｋｉ ｉｎ
ＫＢＢ， § １１ Ｒｚ １．

该条是此民法典中最为重要的规定之一。 它排除了宪法中规定的“法律”的定义和遵循先例

原则，确立了独立的“法律”的含义，从而消弭了法律的不同体制，正如“法律”不同于“衡平”的情形。
本条规定在今天已经没有意义。 参见 Ｐ． Ｂｙｄｌｉｎｓｋｉ ｉｎ ＫＢＢ， § １３ Ｒｚ １． 另外，本条中“政治性

法律”译自“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Ｖｅｒｏｒｄｎｕｎｇｅｎ”，另外本法中，还有另一个表达，即“ｄｉｅ 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ｅｎ Ｇｅｓｅｔｚｅ”。
这两个词的含义大概相当于“公法”，通常包括宪法和行政法；但是，毕竟与公法的表达不同。 最后，译
者决定采潘汉典等翻译的德国学者茨威格特、克茨所著的《比较法总论》中的翻译。 参见［德］茨威格

特、克茨： 《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２３９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３。



第一编　 人　 　 法

第一章　 关于人的身份和人的关系的权利

人之权利

　 　 第 １５ 条　
人之权利，部分涉及人的身份，部分涉及人与人的关系，部分涉及家庭

关系。
Ⅰ． 个人的权利： 天赋的权利

第 １６ 条　
每个（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均生来就因理性而获得天赋的权利，并据此被

视为（法律上的）人。 禁止奴隶制以及以此为依据的权力行使。

法律推定

第 １７ 条　
天赋的自然权利应被认定是存在的，这对于此等权利而言是适当的，但证

明法律对此等权利作出限制的除外。

取得的权利

第 １８ 条　
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任何人均有资格取得权利。

权利的保护

第 １９ 条　
任何人认为自己的权利被侵害的，均有权向适当的法定机关提起诉讼。

怠于向此等机关请求救济的人应对随意运用其他救济方式或在遇有危险时采

取超过正当防卫限度行为而产生的后果承担个人责任。
第 ２０ 条　
如果以国家元首作为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涉及其私人所有权，或者涉及民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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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法律中确立的财产取得方式，其也应当由司法机关依照法律进行判断。①

Ⅱ． 未成年人和其他行为能力受妨碍的人的权利

第 ２１ 条　
（１） 未成年人以及因其他原因而部分或全部地不能妥当处理自己的事务

的人，受到法律的特别保护。
（２） 未成年人是不满十八周岁的人；不满十四周岁的人是处于儿童和少

年阶段的未成年人。
第 ２２ 条　
胎儿自其受孕起受法律保护，涉及非属第三人的个人权利时视作既已出

生，但就以活体出生为取得条件的权利，死产儿视作从未受孕。
第 ２３ 条　
对出生时是否为活体有疑问的，应推定为活体。 提出相反主张的，应予以

证明。
第 ２４ 条和第 ２５ 条 （已废止）
Ⅳ． “精神上的人”的权利

第 ２６ 条　
依法成立的法人，依合同或目的以及可适用的特别规定确定其成员间的

相互权利。 依法成立的法人在与其他人的关系中，一般享有与自然人相同的

权利。 无论是对于法人成员，还是对于其他人，非法法人不享有权利，且不能

获取权利。 非法法人包括： 政治性法律特别禁止存在的法人，以及明显危及

安全、公共秩序或善良道德的法人。②

第 ２７ 条　
乡镇的权力受公共行政管理机关限制的范围，由政治性法律予以规定。③

Ⅴ． 由国籍产生的权利

第 ２８ 条　
公民因本国国籍而充分享有民事权利。 奥地利公民的子女因出生而拥有

本国国籍。④

第 ２９ 条至第 ３２ 条 （已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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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本条规定已经实际上被废弃不用，参见 Ｋｏｃｈ ｉｎ ＫＢＢ， § ２０ Ｒｚ １．但其目前仍存在于法律文本

之中，所以，译者仍然将其翻译出来。
本民法典使用古语“精神上的人”取代现代的“法人”或“法律实体”，类似于法人实体。 在本

译本中古语的表达被保留。
本条中的“乡镇”译自德语“Ｇｅｍｅｉｎｄｅ”，在奥地利民法典中其被理解为公法人，其他条文中的

规定也基本上应如此理解。
本条第 ２ 句已经没有意义，因为其已经被奥地利《国籍法》（ＳｔｂＧ）实质上废止。 参见 Ｋｏｃｈ ｉｎ

ＫＢＢ， § ２８ Ｒｚ １．



外国人的权利

第 ３３ 条　
外国人一般与本国公民享有同等的权利和承担同等的义务，但以法律

无明确地要求具有本国公民资格为限。 在有疑问之时，为享有与奥地利公

民同等的权利，外国人应证明其国家就所争议的权利已给予奥地利公民同

等待遇。
第 ３４ 条至第 ３７ 条 （已废止）
第 ３８ 条　
公使、代办及其服务人员根据国际公法和国际条约享有豁免权。
Ⅵ． 因宗教产生的人之权利

第 ３９ 条　
宗教的差异不影响私权利，但法律为某一目的有特别规定的除外。
Ⅶ． 因家庭关系产生的人之权利： 血亲、姻亲的家庭关系

第 ４０ 条　
家庭包括历代祖先及其所有的后裔。 此等人之间的关系称“血亲关系”，

而夫妻一方与另一方血亲之间的关系称“姻亲关系”。
第 ４１ 条　
两人之间的亲等依以下方式确定： 直系血亲由他们相差的辈数确定；旁

系血亲则从共同的祖先起算。 与配偶一方所有的血亲的亲系与亲等，即为其

与配偶另一方的姻亲亲系与亲等。
第 ４２ 条　
本法所称的“父母”，一般是指所有亲等的直系血亲尊亲属；本法所称的

“子女”，一般是指所有亲等的直系血亲卑亲属。①

Ⅷ． 对姓名的保护

第 ４３ 条　
任何人因使用姓名的权利产生争议，或任何人因他人未经授权使用其姓

名（包括假名）遭受损害的，均可诉求排除妨害，侵权人有过错的，受害人可请

求损害赔偿。②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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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条对于本法典中使用的术语“父母”和“子女”进行了定义，所以，“父母”包括祖父母、曾祖

父母、高祖父母等，“子女”也包括孙子女、曾孙子女等。 不过，也有不少地方并没有遵循这一定义，如
本法第 １４１ 条中的“父母”仅指通常意义上的父母，就不包括祖父母、曾祖父母等。 参见 Ｋｏｃｈ ｉｎ ＫＢＢ，
§ § ４０⁃４２ Ｒｚ １．需要注意的是，考虑到术语使用的区别，译者在翻译时按照其实际含义，将其中包含的

“祖父母”、“曾祖父母”、“孙子女”等含义都翻译出来了。
有一些特别法，尤其是婚姻法，涉及使用姓名的权利。 在奥地利，贵族身份已被废除，禁止使

用表征此等身份的姓名。



第二章　 婚　 姻　 法

婚姻的定义

　 　 第 ４４ 条　
婚姻契约确立双方的家庭关系。 在婚姻契约中，性别不同的两个自然人

合法地宣称他们决定在不可分割的共同体中共同生活、生育和教育子女并相

互帮助。①

婚约的定义

第 ４５ 条　
婚约或以结婚为内容的暂时性允诺，无论是在何种情形下或以何种条件

作出的意思表示，都不产生其中所确定的法律义务，既不负有缔结婚姻契约的

义务，也不负有履行已约定的解约时应作出的给付的义务。

解除婚约的法律后果

第 ４６ 条　
婚约一方在对方无合理原因而解除婚约时，有权请求对方赔偿其可证明

的、因对方解除婚约而遭受的实际损失。
第 ４７ 条至第 ８８ 条 （已废止）

婚姻的法律效力

第 ８９ 条　
配偶相互间的权利和义务是同等的，但本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第 ９０ 条　
（１） 配偶双方都有义务进行全面的婚后共同生活，尤其是共同居住、相互

忠实、相互尊重和相互帮助。
（２） 只要协助另一方的职业活动具有可期待性，而且考虑双方的生活状

况是通常的，配偶一方应当予以协助，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３） 配偶任何一方都应当以适当的方式对另一方在照顾其自己的子女方

６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修改）

① １９３８ 年奥地利被占领后，体现于民法典第 ４４ 条至第 １３６ 条的奥地利婚姻法的大部分内容，即
第 ４７ 条至第 ８８ 条、第 ９４ 条至第 ９７ 条、第 １００ 条至第 １０６ 条、第 １０７ 条的部分、第 １０８ 条、第 １０９ 条、第
１１１ 条至第 １１６ 条、第 １１９ 条、第 １２０ 条、第 １２１ 条的部分和第 １２２ 条至第 １３６ 条，都被废除了，由德国

婚姻法（Ｅｈｅｇｅｓｅｔｚ）取而代之。 奥地利解放后，德国婚姻法被保留下来，但做了一些修正，废除了某些

明显具有“国家社会主义”特征的规定。



面提供帮助。 只要从具体情况来看是必要的，配偶一方也可以在另一方子女

的日常生活中的照顾事务方面代理另一方。①

第 ９１ 条　
（１） 就婚后的共同生活，尤其是在家务料理、职业活动、相互帮助和子女

照顾方面，配偶双方应当相互体谅，顾及子女的幸福，并以双方贡献的完全协

调为目标，达成一致意见。②

（２） 如果不与配偶另一方的重要事务或子女的重要事务相冲突，或者即

使此种另一方的重要事务存在，但是配偶一方的个人原因，尤其是其进行职业

活动的愿望，应当被视为更为重要时，配偶一方都可以违背前款所规定的一致

意见。 在这些情形，配偶双方应当努力就婚后共同生活重新达成一致意见。
第 ９２ 条　
（１） 如果配偶一方基于正当理由而请求共同住所的搬迁，则另一方应当

满足这一请求，但另一方有至少同等重要的正当理由而不必一同前往的除外。
（２） 尽管本条第 １ 款已有规定，只要与配偶另一方的共同居住具有不可

期待性，尤其是因为身体上的危险而导致其具有不可期待性，或者因重要的个

人原因而使得分开居住具有正当性，则配偶一方也可以暂时地分开居住。
（３） 在本条第 １ 款和第 ２ 款规定的情形，配偶任何一方都可以在搬迁共

同住所或分开居住之前或其后，请求法院予以决定。 除了争议的事实之外，法
院还必须确定，配偶一方搬迁共同住所的请求、拒绝一同前往或分开居住是否

符合法律规定。 法院在作出决定时，必须考虑家庭的所有情事，尤其是子女的

幸福。
第 ９３ 条　
（１） 配偶双方使用共同的婚姻姓氏。 婚姻姓氏是配偶一方的姓氏，已订

婚的双方可以在结婚前或结婚时，以官方的证明文件或经官方认证的证明文

件的形式约定婚姻姓氏。 如果没有此种约定，则以男方的姓氏作为共同的婚

姻姓氏。
（２） 按照本条第 １ 款的规定应当使用另一方的姓氏作为共同的婚姻姓氏

的已订婚的人，可以在结婚之前或者结婚之时以官方的证明文件或经官方认

证的证明文件的形式对户籍管理人员作出此种表示，即在使用共同的婚姻姓氏

时，将其原姓氏前置或后置，并在原姓氏和婚姻姓氏之间运用连字符。 配偶的

７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ＡＢＧＢ）（Ｓｔａｎｄ ＢＧＢｌ． Ｉ Ｎｒ． ６８ ／ ２０１２）

①

②

本条第 ３ 款规定的适用的情形是，双方结婚，一方有其自己的子女，也就是说，出现了继子女

的情形。 参见 Ｋｅｒｓｃｈｎｅ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ｒｅｃｈｔ， ４ Ａｕｆｌ．，Ｗｉｅ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１０，Ｓ．３３．
按照奥地利的通说见解，此处所说的“达成一致意见”并非法律行为，而仅仅是事实行为。 参

见 Ｋｅｒｓｃｈｎｅ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ｒｅｃｈｔ， ４ Ａｕｆｌ．，Ｗｉｅ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１０，Ｓ．２７．这一规定实际上是针对过去的夫权主

义的。 不过，“达成一致意见”的效力很弱，配偶任何一方也不能仅就他们达成的一致意见在法院提出

请求，仅在离婚时，无正当理由的违反应当被考虑。 参见 Ｋｏｃｈ ｉｎ ＫＢＢ， § ９１ Ｒｚ １．



此一方负有使用双重姓氏的义务。 配偶的另一方只能使用共同的婚姻姓氏。
（３） 如果依据本条第 １ 款的规定，因为没有就婚姻姓氏作出约定，已订婚

的人必须使用另一方的姓氏作为共同的婚姻姓氏，则其可以在结婚之前或结

婚之时以官方的证明文件或经官方认证的证明文件的形式向户籍管理人员作

出表示，其继续使用原姓氏；由于此种表示的作出，配偶双方都继续使用其原

姓氏。 在此情形，已订婚的双方必须确定其婚生子女的姓氏（第 １３９ 条第

２ 款）。
第 ９３ａ 条　
婚姻关系已经消灭的人可以以官方的证明文件或经官方认证的证明文件

的形式对户籍管理人员表示，其继续使用原婚姻姓氏。 如果原婚姻姓氏是已

经离婚或婚姻已撤销的原配偶的姓氏，则只有在原婚姻中的后代仍然存在时，
才能被继续使用。①

第 ９４ 条　
（１） 为了满足与配偶双方的生活状况相当的需求，其必须依据各自的能

力和双方就婚后共同生活达成的一致意见，共同地负担费用。
（２） 料理共同家务的配偶一方，已经因此履行了本条第 １ 款意义上负担

费用的义务，其可以请求另一方支付与其收入相当的生活费。 在为了原料理

家务的配偶一方的利益而终止共同家庭生活以后，只要生活费请求权的行使

并不属于权利滥用（尤其是考虑到导致共同家庭生活终止的原因），则前述规

则继续适用。 在配偶一方没有能力履行本条第 １ 款规定的负担费用的义务

时，其也享有生活费请求权。②

（３） 应享有生活费请求权的配偶一方的要求，共同家庭生活期间的生活

费也应当全部或部分地以金钱的形式给付，但以此种要求并非不合理（尤其

是考虑到为了满足实际需要而要求的随时可供使用的手段）为限。 生活费请

求权不得事先抛弃。
第 ９５ 条　
配偶双方应当在料理共同的家务方面相互协助，此时应考虑个人的情况，

尤其是考虑其职业上的负担。 如果配偶一方不从事职业活动，则其应承担共

同家务的料理；另一方则应当依据本法第 ９１ 条的规定负有帮助的义务。

８

奥地利普通民法典（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修改）

①

②

本条中所说的“婚姻关系已经消灭”是指因撤销、离异或一方死亡而导致的婚姻关系消灭，不
包括婚姻被宣告无效的情形。 另外，本条第 ２ 句中所说的“原婚姻中的后代”，也包括其养子女。 参见

Ｋｏｃｈ ｉｎ ＫＢＢ， § ９３ａ Ｒｚ １．
本条第 ２ 款第 ２ 句所说的“终止共同家庭生活”，主要是指夫妻分居，而其中关于“原料理家

务的配偶一方”的表述表明，其主要是为了保护此前一直操持家务的妻子，因此，在夫妻分居以后，如
果需要，妻子仍然可以向丈夫请求生活费。 第 ２ 款第 ４ 句的规定适用于“没有能力”的情形，如因为生

病等原因。 参见 Ｋｅｒｓｃｈｎｅ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ｒｅｃｈｔ， ４ Ａｕｆｌ．，Ｗｉｅ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１０，Ｓ．３８．



第 ９６ 条　
料理共同家务且没有收入的配偶一方，在日常生活中的法律行为中代理另

一方，但以配偶一方是为了共同的家务而实施该法律行为，且不超出与配偶双

方的生活状况相适应的范围为限。 如果配偶另一方已经使第三人知道，其不愿

意被其配偶代理，则不适用这一规定。 如果第三人从具体情事中不能断定，实
施行为的配偶一方是以代理人的身份出现，则配偶双方应承担连带责任。①

第 ９７ 条　
如果配偶一方对于用来满足配偶另一方迫切的居住需要的住房拥有处分

权，则配偶另一方有权请求，拥有处分权的配偶一方停止实施一切行为并采取

预防措施，以免使用该住房的配偶另一方失去该住房。 如果拥有处分权的配

偶一方的作为或不作为是因具体情事所迫，则不应适用这一规定。
第 ９８ 条　
如果配偶一方为另一方的职业活动提供了协助，则其可以请求就其协助

给予适当的补偿。 补偿的数额确定应考虑协助的方式和持续的时间；配偶双

方的全部生活状况，尤其是已提供的生活费，也应当被适当地考虑。
第 ９９ 条　
因协助配偶另一方的职业活动而享有的补偿请求权（第 ９８ 条）具有可继

承性，在权利人生前或死后都可以移转和质押，但以已经通过合同或和解合同

而被承认或已在法院提起诉讼为限。
第 １００ 条　
本法第 ９８ 条的规定并不影响配偶一方因在职业活动中的协助或合作而对

另一方享有的合同请求权。 此种合同请求权排除了本法第 ９８ 条中的请求权；而
在双方存在雇佣关系的情形，配偶一方仍然享有基于本法第 ９８ 条的请求权，但
以其可请求的补偿超出了基于雇佣关系的请求权可获得的对价部分为限。②

第 １０１ 条至第 １３６ 条 （已废止）

第三章　 父母与子女关系法

一般的权利和义务

　 　 第 １３７ 条　
（１） 父母必须负责其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并增进他们的幸福。

９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ＡＢＧＢ）（Ｓｔａｎｄ ＢＧＢｌ． Ｉ Ｎｒ． ６８ ／ ２０１２）

①
②

本条是关于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Ｓｃｈｌüｓｓｅｌｇｅｗａｌｔ）的规定。 参见 Ｋｏｃｈ ｉｎ ＫＢＢ， § ９６ Ｒｚ １．
本条所说的“合同请求权”，是指基于配偶双方存在的合同关系而享有的请求权，如雇佣合

同、承揽合同、合伙合同等。 这一规定表明本法第 ９８ 条规定的补偿请求权属于辅助性的。 参见 Ｋｏｃｈ
ｉｎ ＫＢＢ， § １００ Ｒｚ １．



（２） 父母和子女应当互相帮助，子女必须尊重父母。
（３） 父亲和母亲的权利和义务是同等的，但本章另有规定的除外。
（４） 与父母一方以及该父母一方的未成年子女并非暂时性地共同生活、

并且与该父母一方保持家庭关系的成年人，必须做到依据具体情事而可期待

的一切，以保护该子女的幸福。①

第 １３７ａ 条　
只有基于父母本身的意思、直接基于法律规定或通过官方的命令而被允

许，第三人才能干涉父母的权利。

父母的身份

第 １３７ｂ 条　
母亲就是生下该子女的女子。②

第 １３８ 条　
（１） 子女的父亲是：
１） 在该子女出生之时与其母亲存在婚姻关系的人，或者以其母亲的丈夫

的身份在该子女出生前三百天之内死亡的人；或者

２） 已经自己承认其父亲身份的人；或者

３） 其父亲身份经过法院确定的人。
（２） 如果依据本条第 １ 款第 １ 项的规定，数个人都被作为父亲在考虑之

列，则最后一次与该子女母亲缔结婚姻的人是该子女的父亲。
第 １３８ａ 条　
（１） 依据本法典确定的出身、出身的改变以及出身的否定，对任何人都发

生效力。
（２） 在当事人死亡之后，其出身的确定、出身的改变以及出身的否定，可

以由其继承人进行，或者针对其继承人进行。
第 １３８ｂ 条　
（１） 只要经过其法定代理人同意，具有认识和判断能力而没有完全民事

行为能力的人可以处理其自己出身的事务和其子女出身的事务，并发生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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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条第 ４ 款确立了与未成年子女的父母的一方保持家庭关系的第三人，负有的保护义务。 此

处所说的“家庭关系”应当结合《欧盟人权公约》 （ＥＭＲＫ）第 ８ 条的规定来理解。 参见 Ｋｅｒｓｃｈｎｅ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ｒｅｃｈｔ， ４ Ａｕｆｌ．，Ｗｉｅ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１０，Ｓ．４９．《欧洲人权公约》第 ８ 条第 １ 款规定： “人人有权使他

的私人和家庭生活，他的家庭和通信受到尊重。”欧洲人权法院就公约中所规定的“私人和家庭生活”
作出了相当广阔的解释以保护此等权利。 例如，法院认为，在彼此合意的情况下，禁止同性恋行为的

法律违反了本条规定。
该条实际上明确了，如果基因意义上的母亲，并没有生下该子女，其并非法律意义上的母亲。

参见 Ｈｏｐｆ ｉｎ ＫＢＢ， § １３７ｂ Ｒｚ １．



效力。 在此情形，如果法定代理人处理该事务，则其需要得到该有认识和判断

能力的人的同意。 在有疑问时，推定年满十四周岁的未成年人具有认识和判

断能力。
（２） 法定代理人必须为了被代理人的幸福行事。 在处理出身的事务时，

其代理行为不需要取得法院的同意。

（子女的）婚生性

第 １３８ｃ 条　
（１） 在母亲与父亲婚姻存续期间出生的子女，或者在因丈夫死亡而导致

婚姻关系终止的情形，在其死亡后三百日内出生的子女，都是婚生子女；在其

他情况下，子女是非婚生子女。
（２） 即使父母的婚姻被宣告无效，子女仍然属于婚生子女。
第 １３８ｄ 条　
（１） 如果子女在离婚、婚姻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后三百日内出生，而其母

亲的原丈夫自己承认了其父亲身份（第 １６３ｃ 条和第 １６３ｅ 条）或者法院确定其

为父亲（第 １６３ 条和第 １６３ｂ 条），则该子女属于婚生子女。
（２） 如果子女在婚姻关系终止或被宣告无效的三百日以后出生，而该子

女或其母亲的原丈夫提出申请，且已经证明，子女是在其母亲与其原丈夫婚姻

存续期间受胎，或者使用其原丈夫的精子通过人工辅助生殖的方法受孕，或者

虽使用第三人的精子受孕，但其原丈夫通过法院记录的形式或公证的形式表

示了同意，则法院必须确定其原丈夫是该子女的父亲，且该子女属于婚生

子女。
（３） 对于依据本条前两款的规定取得了婚生地位的子女，应当准用本法

第 １６１ 条第 ２ 款和第 ３ 款以及第 １６２ａ 条至第 １６２ｄ 条的规定。 就子女的照

顾，准用本法第 １６６ 条第 １ 句，但其父母可以向法院提交其依据本法第 １７７ 条

规定委托他人照顾的协议；本法第 １７７ａ 条第 ２ 款的规定应予准用。①

父母与其婚生子女间的法律关系

姓名

第 １３９ 条　
（１） 如果父母有共同的婚姻姓氏，则其子女取得该姓氏。
（２） 如果父母没有共同的婚姻姓氏，则子女取得其父母在结婚之前或结

１１

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ｓ Ｇｅｓｅｔｚｂｕｃｈ（ＡＢＧＢ）（Ｓｔａｎｄ ＢＧＢｌ． Ｉ Ｎｒ． ６８ ／ ２０１２）

① 需要注意的是，因为奥地利宪法法院宣告本法第 １６６ 条第 １ 句违宪，所以，其已经被废止，并
自 ２０１３ 年 ２ 月 １ 日起生效。 参见奥地利《联邦法律公报》Ｉ 第 ６８ ／ ２０１２ 号（ＢＧＢｌ． Ｉ Ｎｒ． ６８ ／ ２０１２ ）。



婚之时以官方的证明文件或经官方认证的证明文件的形式向户籍管理人员表

示确定的婚生子女的姓氏。 为此，父母双方可以确定仅以其中一方的姓氏为

子女的姓氏。
（３） 如果没有依据本条第 ２ 款确定的子女姓氏，则子女取得其父亲的

姓氏。
扶养

第 １４０ 条　
（１） 以考虑子女的资质、能力、兴趣和发展可能性为基础，为了满足与父

母的生活状况相当的子女的需要，父母必须依据其各自的能力按份额承担子

女的扶养义务。
（２） 如果料理家务的父母一方已照管了子女，则其已履行了自己的扶

养义务。 如果父母另一方不能完全满足子女的需要，或者不应再负担比其

生活状况相当的义务更大的义务，则料理家务的父母一方还应当负担其扶

养义务。
（３） 如果子女有自己的收入，或者考虑到其生活状况，其具有养活自己的

能力，则其扶养请求权应相应地缩减。
第 １４１ 条　
如果父母依据其各自的能力无法履行扶养义务，则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应

当按照其生活状况满足该子女的适当需要。 此外，本法第 １４０ 条的规定也应

准用；如果孙子女和外孙子女运用自己的财产是可期待的，则其扶养请求权也

相应地缩减。 此外，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仅在此范围内负担扶养义务，即考虑其

负担的其他照顾义务，不应使其自己的适当扶养受到威胁。①

第 １４２ 条　
父母一方对其子女负担的扶养义务，在其遗产的价值范围内移转给其继

承人。 在确定子女的请求权时，其通过合同或遗嘱而自被继承人处取得的所

有财产都应当归扣，如法定继承份额、特留份、通过公法或私法上的给付而获

得的财产。 如果遗产的价值不足以保证子女的扶养，直到其可预期地能够自

我养活之时，则该子女的扶养请求权应当相应地缩减。
第 １４３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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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条中的“准用”，在《奥地利普通民法典》中有两种表达，“ ｓｉｎｎｇｅｍäβ ｇｅｌｔ”或“ ｅｎｔｓｐｒｅｃｈｅｎｄ
ｇｅｌｔ”。 按照奥地利学者的看法，这两者的含义相同，而且不同于类推适用，实际含义是，在适用中体现

为构成要件和法律后果方面的弹性。 参见 Ｇｓｃｈｎｉｔｚｅｒ ／ Ｂａｒｔａ，Ａｌｌｇｅｍｅｉｎｅｒ Ｔｅｉｌ ｄｅｓ ｂüｒｇｅｒｌｉｃｈｅｎ Ｒｅｃｈｔｓ，
２．Ａｕｆｌ．，Ｗｉｅｎ·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１９９２，Ｓ．７９ｆ．因此，译者将其翻译为“准用”。 在《德国民法典》 （如第 ２８３ 条）
中，也存在“ｅｎｔｓｐｒｅｃｈｅｎｄ ｇｅｌｔ”的表述，陈卫佐博士也将其翻译为“准用”。 参见陈卫佐译注： 《德国民

法典》（第 ２ 版），９４ 页，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６。



（１） 如果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则应考虑子女、
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生活状况，由后者负担扶养义务，但父母、祖父母或外祖

父母曾因重大过失而未尽其对子女、孙子女或外孙子女的扶养义务的除外。
（２） 子女、孙子女和外孙子女的扶养义务的顺序，依次位于配偶、原配偶、

与扶养权利人亲等较近的尊亲属之后。 数个子女、孙子女或外孙子女依据其

各自的能力按照份额负担扶养义务。
（３） 父母、祖父母或外祖父母的扶养请求权在此范围内缩减，即其运用自

己的财产是可期待的。 此外，子女、孙子女或外孙子女仅在此范围内履行扶养

义务，即考虑到其负担的其他照顾义务，不应因此使其自己的适当扶养受到

威胁。
（对子女的）照顾

第 １４４ 条　
父母必须照料和教育其未成年子女，管理子女的财产，并在此方面或所有

其他事务中代理其子女；照料、教育以及财产管理也包含了在此范围内的法定

代理。 在履行这些义务和行使这些权利时，父母双方应当意见一致地行为。①

第 １４５ 条　
（１） 如果接受另一方的委托而承担共同的子女照顾义务的父母一方死

亡，或者其居住地点至少六个月不明，或者无法与其取得联系，或者只有克服

不成比例的巨大困难才能建立与其的联系，或者其全部或部分照顾义务被取

消，则父母另一方应独自地承担照顾义务。 如果父母一方是以上述方式而独

自地承担照顾义务，则法院应当考虑子女的幸福而决定，是否父母另一方应承

担照顾义务，或者是否以及哪些祖父母双方（或一方）或外祖父母双方（或一

方）应承担照顾义务，或者是否寄养父母双方（或一方）应承担照顾义务。 在

父母双方承担照顾义务时，后者也应当适用。 此时，关于照顾义务的规则也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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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在奥地利法上，对于未成年人、成年的精神病人以及成年的智力障碍者负有照料、代理、监督

等义务的人（类似于我国法上的监护人），可以大致分为四类： 一是照顾权人，即父母（包括例外情况

下的祖父母、外祖父母、寄养父母），其对象是未成年人；二是受托照顾人（Ｏｂｓｏｒｇｅｂｅｔｒａｕｔｅｒ），即父母祖

父母、外祖父母、寄养父母以外的第三人承担对未成人的照料、教育等义务；三是管理人（Ｓａｃｈｗａｌｔｅｒ），
即对于成年的精神病人和智力障碍者（统称为残疾人）负担照料、代理等义务的人，管理人可以是该被

管理人的父母；四是保佐人（Ｋｕｒａｔｏｒ），它是针对个案中需要帮助的特别情形而设置的，如父母与子女

的利益冲突时，为子女设置临时性的保佐人等。 参见 Ｋｅｒｓｃｈｎｅｒ， 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ｒｅｃｈｔ， ４ Ａｕｆｌ．，Ｗｉｅｎ ／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２０１０，Ｓ．１５３．（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自 １９８９ 年的奥地利《子女权利修正法》（ＫｉｎｄＲ ÄＧ）颁布以来，“照
顾”（Ｏｂｓｏｒｇｅ）就成为“照料”（Ｐｆｌｅｇｅ）、“教育”（Ｅｒｚｉｅｈｕｎｇ）、“代理”和“财产管理”的上位概念，所以，译
者在翻译时也注意到了这一法律规定）。


